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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言陽聲韻尾的一種演變類型:

元音韻尾與鼻音韻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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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古
宣

從傳統的聲韻學出發，我們可以按照音節內韻尾的不同分為陰聲韻、陽聲

韻、及入聲韻。陰聲韻以零輔音收尾【註 1 ]入聲韻及陽聲韻分別以塞輔音及

鼻輔音收尾。

陰聲韻:果、假、蟹、止、遇、效、流

陽聲韻:山、咸、深、臻、宮、江、模、曾、通

入聲韻:山入、成入、深入、臻入、君入、江入、價入、曾入、通入

這三種不|司的韻尾在令日的漢語方言中各有不同的演變命運。一般說來，

以塞音韻尾的演變最為劇烈，演變的方向則趨向於消失，現在只有少數的南方

方言(如歪章、里畫、盟章)還尚稱完整地保存塞音韻尾之外，其他各地的方

言都呈現不同的變化。如皇壺的塞音尾大多只剩下喉塞成分[ ? ] ;而聾益如

1 



70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南昌方言中的塞音韻尾則多為[ t ]、[ ? ]。隨著塞音韻尾的消失，入聲調也

漸併入其它三個聲調中。陽聲韻的鼻音韻尾也有類似的演變【註 2 ]。從今日

各地的漢語方言鼻音韻尾的演變看來，鼻音韻尾演變的速度顯然比塞音韻尾緩

慢許多，這表示鼻音成分較喉音成分更為穩定，不易產生變化。因此，我們可

以發現:有鼻音韻尾而無塞音韻尾的方言俯拾皆是;但卻極少見無鼻音韻尾而

有塞音韻昆的方言。

根據方言現象，韻尾脫落顯然是漢語方言演變的共間趨勢之一，陽聲韻尾

與入聲韻尾的變化已充份說明了這種演變大勢。那麼陰聲韻的演變又是如何呢?

一般認為陰聲韻可以依據元音結構分為單元音與複元音兩類。

單元音:果、假、止、遇

複元音:蟹、效、流

如果將陰聲韻的音節結構如上分析，也就是以零輔音收尾，貝IJ我們便無法

將陰聲韻的演變與陽聲韻、入聲韻匹配看待。在今日多數的南方方言中陰聲韻

以複元音為韻腹的蟹效流三攝有單元音化的趨勢。【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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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吳語為例，上面是蟹效流三攝皆多單元音化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許

多地點蟹效流單元音化的過程並不完全。

街 鞋 敗 泰 海 ，司已長2 推 最 2是 包 交 否 頭 歐 口

7j(康 iA iA iA iA aI a1 aI aI AU AU AU aU aU aU aU 

宜興 A A A A -e I -e I 它i -e I AY AY AY Y也 YW Ym YW 

金壇 a α α α æe æe uel UelαY αY αy el el e 工 e 工

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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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陰 a a a a a EI EI EI D D D EI EI EI EI 

武進
α α α α æe æe æe æe α可f αY αY el e工 el el 

無錫
α α α α e e e e A A A Ei Ei Ei Ei 

紹興
a a a a e e e e αD αD αD Y Y Y 工Y

諸暨
α G α α e e e e αD αD αD el el el el 

這種單元音化的趨勢及其變化情形給予我們兩項啟示;一是在蟹效流一攝

中，蟹攝的 [i]脫落最為普遍。效流二攝雖皆以[u]收尾，顯然效攝的單元音化

速度較快，與流攝相比元音多帶圓唇動作;流攝單元音化的速度最慢;事實上，

流攝的[u]尾並不傾向於消失，而是多傾向於韻尾展唇化;因此韻尾有 [γ] 、[囚]

3 



72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等。有一點極為重要的是，無論單元音化的速度快慢，流攝演變後的元音與

蟹攝接近。

而蟹攝的單元音化也正進行中，佔攘了假攝的位置。於是在許多吳語方言中我

們可以見到下面的變化以下是假設的音變出發點)

流攝 蟹攝 假攝 呆攝

~U 一一一-:> ei 一一一-> a 一一一-:> a 

第二項啟示是，我們懷疑這種單元音化的趨勢可能與陽聲韻尾、入聲韻尾的消

失演變有相關平行的關係。

韻尾消失的動力可能與語言線性排列的特質有關。由於語言的線性排列，

音節結構內的各個組成元素所攜帶的能量不同:一般而言，聲母所攜帶的能量

最大，而後逐漸誠弱，至韻尾時能量已是強弩之末，【註4) 因此韻尾便最易於

簡化或消失。陽聲韻尾、入聲韻尾、陰聲韻的[i]、 [u]尾都可以藉此得到合理

的解釋。於是，我們認為早先對於陰聲韻的分析應有所修正:蟹效流的韻腹部

分應可以"元音+元音韻尾"說明。這樣一來，我們不僅便於解釋陰陽入聲韻尾匹

配演變，更可以瞭解陽聲韻尾因何較入聲韻尾的演變緩慢。這種語言發展的不

平衡性是由什麼動力機制所驅動呢?音變並不是盲目無方向性的，它的驅動來

源是音系內部的不平衡處，而朝著新的平衡系統變化。在變化的過程中所呈現

的混亂狀態實際上巳隱含了新平衡系統的面貌，而所謂的不平衡發展若從這個

角度看來也是平衡的。

將漢語方言展現的不平衡發展解釋成另一種平衡演變也許令人難以理解，

下面我們將以鼻音韻尾及元音韻尾的演變為例說明這種新的平衡發展。張琨

(1 983 ; 19) 對漢語陽聲韻尾的演變作出了系統性的討論，雖然該文所涵蓋的方

言只有官話及吳語兩支大方言，但仍明顯地指出鼻音韻尾演變的機制所在，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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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論如下:

在吳語方言中，低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這一組韻母(九/0 0 )在受鼻化

作用的可能性上僅次於*a/O n組。在官話方言中，前高(不圓唇)元音

後附舌頭鼻音韻尾這一組(﹒ en) 在受鼻化作用的可能性上僅次於

*a/o 0 組。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結論的前提是方言中的[m]尾皆已併入其它二類中。因此這

結論只能說明漢語方言陽聲韻尾[n] 、 [0 ]不平衡演變的動力為元音的高低及鼻

音韻尾的舌位。其中，鼻音韻尾的舌位牽涉到鼻輔音本身的發音特質，這種發

音特質便是張光宇(1991 : 436) 所主張的鼻輔音應與元音作相同的徵性分析。

[m] [0] [IJ] 
低:中:高

前:央:後

雙唇鼻音[m]是三個鼻音韻尾演變的， ，先驅， ，絕大多數的漢語方言中雙唇

鼻音尾都已消失或併入其它兩類; {堇存的 [n] 、 [0 ]尾中，又以[n]的演變速度

較快.這種[n] 、 [0 ]演變遲速的情形正可以和[i] 、 [u]的演變遲速類比。

[ n J [ l) J 
會苟「
『司司

前:後

[i] [uJ 
高;高

前:後

這樣分析之後，我們發現[u] 、 [0 ]與 [i] 、 [n]有完全相配的的結果，因為[n]

原本的，央，與'中，的發音特質在失去 [m]的對比之後可作，高，與'前，的分析;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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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改用衍生音韻學派的徵性分析 (feature analysis) .貝IJ結果下:

[n] 
[high] + 
[back] 

[ 1] ] 

+ 
+ 

U+ 
[ u] 

+ 
+ 

據此，我們已然清晰地觀察到鼻音韻昆與元音韻尾之間的潛在相似性。這種"潛

在的相似性"實際上已暗合於[i]、 [u]在音系中的獨特地位。在所有的元音之中，

片有[i] 、 [u]可以出現在零輔音之後【註呵 ，同時兼有介音與元音的雙重角色;

而方言中經常出現的聲化韻正是鼻輔音。

根攘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鼻音韻尾與元音韻尾的關係相當密

切;關於這一點，除了上面的論點之外，我們在本文的第二個部分將介紹鼻音

韻尾演變的特殊類型以便進一步證明前面的假設。談到演變類型，張光宇 (199

1 : 437) 對漢語方言鼻音韻尾的演變類型有如下的觀察:

l 音員尾由前變後，如[m] > [n] 、 [IJ] 或 [0] > [叫，通常是無條件演變
( unconditioned change). 沒有環境限制。

2 韻尾由後變前，如[1]J > [m] 、 [n] 互支 [0] > [m] ，通常是有條件的變
化( conditioned change)' 有一定的環境促成。比如 [IJ] > [n] 一位
在元音[i] · [e]後發生; [1]]、 [nJ> [m]一般在圍唇元音[0] 、 [uJ
後發生。

鼻音韻尾由前向後演變是當今漢語方言的普遍趨勢，雙唇鼻音因此率先演變。

而這種演變方向的決定我們認為可能與北方優勢方言有關。本文第二部分所要

介紹的特殊演變類型雖然不同於上述的兩個趨勢，仍與第二條有密切的關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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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在本節中，我們要介紹一種漢語鼻音韻尾特殊的演變類型，這類演變雖不

是演變的主流趨勢，卻廣泛地分佈於許多不同的大方言中;因此，我們不能認

為只是某種方言的獨特變化而已。本文中所有的討論是基於對吳語、湖南方言、

湖北方言、四川方言、雲南方言、閩方言的少數點及以普通話為基礎的北方官

話中鼻音韻尾演變事實的觀察，就目前已發表的方言材料中，客輯方言的材料

較少且較不成系統，因此只有零星幾處的語料包括在本文的討論中。詳細的語

料來源請見參考文獻。

為了突顯本文的討論主題，我們將主要假設首先列出如下:

漢語方言陽聲韻尾的演變類型中，有一類變化是由鼻輔音轉化為相對發音位置

的元音。通常的情況是[0 ]> [m] 、 [u] ; [n]>[i] 。這種演變是可以雙向進行

的，也就是說[u]>[o ] ; [i]>[n]的變化也能觀察得到。

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先看看張琨 (1983) 中的第五個註釋，他是這樣寫的:

5 黃巖，溫嶺方言中切韻軍韻舌頭聲母的字讀*an 0 寧波方言中讀Ei '究竟代表

什麼，不大明白。

北京大學教授徐通鏘先生在"結構的不平衡性和語言演變的原因"一文中，有這

樣的一段話:

寧波方言元音系統的推鍊式變化與[n]韻尾的消失有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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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寧波方言之外，其實還有不少漢語方言點有類似的變化。下面是依照不同

的省份列出有類似變化的地點:

雲南省:祿豐、彌渡、蒙化、 1耳源、石屏、鳳儀、鄧川、景東

湖南省:衡山、攸縣、激浦、大庸、江華、武岡、常寧、辰豁、湘鄉、通溪、

江水

湖北省:大冶

注亞省:莖盤、蓬鑑

安徽省:獻縣、夥縣、續溪

快西省:臨渣、梁家原

漸江省:寧波、永康、諸暨

山西省:永濟、實煩

在上述地點中. (n]>(i]的變化大部分發生在深臻(模曾)攝中，山咸攝發生

的例子較少。但不論是深臻(模曾) 、山戚，變化後的形式皆為(ei] 、 (uei] 。

多數南方方言中，曾攝的元音與深臻二攝的元音相同而有相同的演變，韻

庭也連帶由舌根鼻音前化為舌頭鼻音。因此，曾攝的讀法和深臻相同，多為(en] 、

、[司等。便攝字的讀法在方言演變裡總不很一致且常有文自異讀(() n] 、 [ë]

出現，部份吳語方言裡模攝字有兩讀，一讀與君攝字相同;一讀與會攝字相同。

與右攝元音相同(多為(a]) 的讀法代表白話音，與會攝元音相同的讀法代表文

言音。徽州方言亦是如此，但徽州方言的模攝字讀音多傾向於文讀音，自讀音

的唸法多只能在合口字中找到。雲南方言模曾與深臻合流，多以鼻化元音形式

A
h
-
A
-
1
-
4
1
1
1
1
t
z
s
司

4
4
1
t
1
1
1
4
1
"
J
$
j
i
j

出現，少數仍帶舌頭鼻音尾。部份地點有 [ei] 、 [uei]的變化，但絕多數點仍是

[n] > [仆的中間階段叫。(我們稱此類為B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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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 蒙自 ;耳;原 彌渡 景東 石屏 蒙化

~n en ~ï eï êÏ e1 el 

由左至右，我們不難看到演變的過程[n]> [i]>[仆，雖然有類似變化的地點

在雲南境內只是少數，但變化的形態完全一致。除此之外，尚有另一種較為人

所熟知的演變類型:【註7】 (我們稱此類為A類)

思茅

en 
開遠

~n 

昆明 廣通 鈍安 繭坪 麗江

~ ë ;;) ~ e 

這種類型普遍見於南方方言中， 一般所指的鼻音韻尾的演變多半指這一類。於

是，我們發現陽聲韻向開音節演變也有單元音與複元音的不同，蒙化與麗江分

別代表這兩種演變類型的完成階段。室主的蟹攝元音讀作[æ 卜從上面童車方

言的例子中我們知道，鼻音韻尾應可分析為音段及鼻音成分兩個部份，一般的

鼻化元音是音段消失，鼻音成份附於元音的結果 (A類由[n]> [i]的變化顯

然是鼻音成份消失，留下音段的情形 (B類)

雲南境內蟹攝字單元音化並不普遍，但在上面這些發生[ei]變化的地點，

蟹攝字多已單元音化。

j耳源 彌渡 景東 蒙化 石屏

a æ ae æ a 

以石屏為例，蟹攝元音為[a] .果假攝則分別為[ou] 、 [0 ]。至此，我們也就不

難理解寧波方言中由於[n]尾消失所引起的元音系統推鍊式的變化了。這種一連

串的元音變化在吳語中相當普遍。;耳源與石屏類似，但多帶了鼻音成份。

深臻授曾 蟹攝 假攝 果攝

en 一一一-:> el 一一一-:> a 一一一:> a 一一一-:> OU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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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果攝字的變化又連帶使流攝元音發生去圓唇作用成為 [aw]

且m方言與童車方言相間，深臻模曾皆合流且絕大多數唸作 [an] 。值得注

意在雙流、新津、彭山、蒲江、耶峽、丹陵、洪雅、夾江等八處地點的入聲字

讀法與蟹攝字間為[ai] 。這似乎暗示著舌頭輔音與元音[i]之間的關係， [n]> 

[i]之外， [t]也可以變成[i] 。在四川方言裡並沒有發現[n]> [i]的變化，但在

室里、重盟兩地谷11有少數蟹攝二等見系字以[n]收尾。

!Jil--7) 資中 成 tcien

諧 Clen

有平 tçien 

資陽 介 tçien

械的en

除了這幾個少數字外，其它的蟹攝二等見系字讀作[iei] 0 (請參見張光宇1992)

這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元音[i]與鼻音 [n]之間的關係。由 [i]>[n]的變化也和

[n]>[i]一樣，中間可能的階段為間。

湖北大冶及湖南攸縣兩地的九n/。、九n/。與﹒ en/o 合流，都唸作

[ el] 、 [uel] 、 [i c1]、 [yel] 但所代表的部份不盡相同。

大 J台 el=*en/刃 *an

ueï=*uen, *uan 
ieï=*ia/an 
yeï=*iua/an 

攸縣 eï=*en/。
ueï=*uen 
ieï=*ia/an 
yel=*iua/an, *iuen 

大冶與攸縣的演變過程應是山成，模曾分別向深臻靠攏，合流後再進一步演變

成今日的情況。在盤盤方言中山咸攝除了 [eï] 的讀法之外，還有 [a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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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攸縣 fa1 

南談

na1 ha1 

站吭官山餐

tsa1 k1ual kua1 sal t
1
al 

而大冶的另一種讀法為[孟]

主進方言山戚攝不同唸法是依等來劃分的，一、二等為 [詞 ，三、四等為

[el] .但監方言也是如此。我們推測，主進與盤盤本為不同的演變類型，主丘之

應為A類;攸縣則為B類，但三、四等元音同樣受到介音的影響而成為[汁，與深

臻攝元音相同，而深臻攝為B類演變，因此山咸攝三、四等韻尾的變化便很自然

地變成B類了。

湖南方言中山戚、深臻(模曾)演變為 [ei] 、 [ue斗的例子都有。盤盤之外

衡山方言的﹒ (u)o n 、﹒ (u)an 、* (u)a n 、* (u)a IJ 都有讀作 [al] 的例子。

~司﹒

屆 碗 半 等 主且 吞

eal 

冷 Æ­
月

衡山 kual ual pal ta1 ta1 na1 kaï 

過直方言深臻模曾四攝多合流為[a n] 、 [句 ，境內有B類變化的方言多發生

在深臻模曾四攝中，只有少數點的山成攝也有類似變化。邀適[e i]的山成攝字

唸[e i] 。下面是過直方言中有B類變化的地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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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成 深臻授曾

武岡 [el] 
激浦 [εi] 

攸縣 [函] [aì] 
常寧 [aì] [el] 
江華 [eì] 
大庸 [eì] 
進溪 [函]

辰品 [eì] 

僅1'1'1方言中的監盔、鐘盔、莖畫、等地也都有B類的變化發生，鐘還部份山咸

攝字和極少數的模攝字;要源方言則尚處於[æ n]與[品]變讀的階段。

夥縣:銀[吋εi] 、因 [iεi] 、暴[tfyεi] 、運[yêi] 、林[1εi] 、

今[叮εi] 、信口εi]

績溪:邊[pëí] 、天[t'ëí]、牽 [tc'iëi] 、鹽 [iëí] 、染[吋ëí] 、

耕[këí] 、投[胸前]

婪源:粉[faï] 、林[laï] 、心 [saï] 、均 [kuaì] 、潤 [iaï]

吳語也有B類變化，除了整盜、丞~與荳里也有。這些地點都在逝汪境內。

寧 j皮;安[Ei] 、糾正i]
永康:更[kai] 、爭[tsai] 、橫[huai] 、行[hai]
詩豎:本[pëí] 、能[nëí] 、吞[蚓、朋 [p'ëí] 、困 [k'U~]

恢西境內的臨撞方言*en 、 *uen 、 *ien 、九uen分別讀作[ei] 、 [uei] 、 [iei] . 

及 [yei] 。同官梁家原的*en 、 *uen讀作[ei]及 [uei] 。

除了 [n] > [斗的變化，我們也可以找到[i]>[n]的例子。上面我們提到四

川方言資中、資陽兩地的蟹攝二等見組字即為最佳證據。不過有必要說明的是，

漢語的單元音化是一種普遍的趨勢，韻尾易於脫落，因此[i]>[n]的變化是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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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尾脫落趨勢相違背的變化，除非有特殊的環境不易發生。四川方言的例子正

是例外之一。吳語區的上海、松江、常熟、嘉定等地的﹒ai與ai如今分別唸

成[勾心剖 ，這些地點都在迋豆豆境內;室里墮莖方言的﹒ ai與 *0 i合流

為 [ëìJ 、 [uëì] 江蘇的鹽城，高郵兩地﹒ai與*0 i合流唸作口]、[口雲

南揖源方言﹒ ai與 *0 i不分，在唇音聲母前讀作[ ei] .在非唇音聲母前讀

作 [u~i] 。

從上面討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

l 元音[i]與鼻音尾[n]有一致的演變方向。大多數的方言裡[n]與 [i]都漸漸傾

向於消失，特別是音段的消失。[i]消失易於使元音前化高化成[æ ]等; [n] 

消失卻將鼻音成份附於元音之上。這是絕大多數漢語方言韻尾消失的情況。

[i]與 [n]的演變速度較相對的[u]與 [0 ]快:蟹攝單元音化的速度較效攝、流

攝快; [n]尾較[0 ]尾易於鼻化(室里1983) 。

2. [n]與[i]間的變化是可以雙向進行的。但[n]>[i]較[i]>[n]普遍，因為[n]

>[i]的變化符合韻尾消失的大趨勢(鼻音成份脫落) .而[i ]>[n]是鼻音成

份的無中生有，較不易發生。鼻化元音口]是 [n]與 [i]變化的中間階段。

【註8)

觀察過[n]與[i]的變化關係之後，下面的討論是另一組相關韻尾[0 ]與 [u]

的演變。和[n] 、 [i]一樣. [0 ]與 [u]也有類似的變化。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永安方言的方言資料。永安位於福建省中部，方言屬

於閩方言中的一支。在永安方言裡'鼻音韻尾只剩下[m] 、 [0 ] .其餘都是鼻化

元音，但今天收[m]尾的字卻不是深咸攝字，而是岩、江、通等攝。

江攝: [am] 、 [em] / [a田]

是E攝: [am] 、 [um] / [aw] 

通攝: [ãw卜 [em] / [au] 、 [u] 、 [y]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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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原來收[0 ]尾的字今在永安方言裡都讀作[m]尾，正是張光宇(1991 )所提

及的由後向前的演變。星星星 (1990) 認為這些讀[m]尾的字原來應是以[u]收

尾的複元音，這個假設不僅相對的入聲韻支持，在鄰近地區如沙縣等地也可以

找到例字證明。 [u]與[w] 僅有圓唇與否的差別，可以視為同一演變階段的不同

語音形式。因此永安方言的[m]尾是由於[u]尾雙唇作用加強的結果。

[aUIJ] > [au] > [am] 
[eU1]] > [eü] > [em] 

如果將[m] 、 [u] 、 [0 ]、 [w] 作徵性分析，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它們之間的演

變關係。

[w] [1]] [u] [m] 

[back] + + + 
[high] + + + 
[labial] + + 
[nasal] 一+ + 

顯然. [m]與其他三個音的接近程度較低. [0 ]演變到 [m]非得雙唇作用加強不

行，而雙唇作用片可能來自 [u] 。考慮其它唸法，我們認為永安方言鼻音韻尾

[0 ]根攘雙唇作用的加強與否有下列兩種演變方向。

C. [1)] > [ü] > [m] 雙唇作用加強

D [1]] > [ûi] > [囚] 雙唇作用減弱

[w] 與 [0 ]只有鼻音與否的差別; [囚]與 [u]只有圓唇與否的差別。 [ù] 與 [m]

都具備[+1詢問1] 、 [+nasa1]的特徵; [ûi] 與 [0 ]都是 [+nasa1] 、 [-1abia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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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雙唇作用適時地加強，由 [0 ]至 [m]是絕對可能的。永安方言在C變化

進行的過程中，鼻音成份並沒有消失，因此[的可以進一步變成[m] ; D類演變

卻在演變的過程中鼻音成份轉移至元音之上而成為開音節 [ãw] 。安徽方言南

部的休寧方言右攝字元音屬於c類，但在變化過程中鼻音成份消失而成為開音節。

休寧右攝字: [au] / [au] (入聲字)
[auIJ] > [aü] > [au] 

主玄方言收[m]尾的字除了右、江、通攝之外，山攝字亦少數收 [m]尾。里

長相 (1990) 認為這些收[m]尾的山攝字原來也是以[lJ ]為韻尾，因為[lJ ]尾正

是丞豆豆大多數山攝字的韻尾。山攝字以[m]收尾的方言還有迋直莖遞一地。

婪源、方言 山攝一、二等 [om] / [OIJ] (見曉組聲母)
成攝一、二等 [gm] / [gIJ] (見曉組聲母)

要源方言山成攝見曉組聲母字的韻尾仍為 [0 ] ，顯示山成攝字早期的韻尾也是

[lJ卜後又由於元音[0]的雙唇作用而變化為[m] 。因此我們推測永安、要源兩

地山攝字韻尾變化應如下:【註9)

[0] > [IJ] > [ü] > [m] 

韻尾有[lJ ]至 [m]變化的方言至今並不多見【註10 】 ，本文所關心的是由

[lJ ]至 [m]的變化是由後高圓唇元音[u]或 [0]所引起，這表示[0 ]與元音[u]之

間的確存在一定的接近度。休寧方言宿攝字讀[au] ;湖南湘鄉方言右攝字唸

[aü] ;辰船方言裡* a 0 、· ia 0 、﹒ ua lJ分別唸成[a囚]、 [ia叩]、 [ua囚]

;恢西扶風閻村、盟遣、同官梁家原的*alJ、汽油、 *uaO 分別唸成 [aw] 、

[iaw] 、 [ua山雲南鳳儀中﹒en/O 、 *ien/。、 *uen 、 *iuen讀作 [UI] 、 [irn卜 [uei]

、 [yrn] 。上面所見的例子是[0 ]至 [u]或[田]的方向，漢語方言中還有[u]至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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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如同前面所說，由 [i]至 [n] 、 [ú] 至[(] ]是鼻音成份無中生有的變化，

除非是特殊的語言環境不易發生，尤其在整個漢語方言普遍失去韻尾的趨勢下，

這種變化格外引人側目。

以[u]收尾的效攝、流攝在漢語方言中正進行單元音化的過程，這一點我們

已在本文的第一部份中討論過了。以[i]收尾的蟹攝字單元音化的速度較收[u]

昆的效流二攝快。如果從單元音化的角度來看，效攝的確較流攝快些，由於效

攝傾向保留圓唇動作，因此最常見的效攝單元音化後的元音為[:> ]。流攝字雖

然少單元音化，但韻尾的變化卻多種多樣。一般說來，流攝字韻尾傾向於去圓

唇動作，因此最常見的單元音化之後的元音為[a ]、 [e ]。下面是不|司方言中

效、流二攝常見的元音形式。

效攝: *au 
j友攝: *ou 

au 、 ao 、 eu 、1U 、 atn 、 ~tn 、 aY 、 3γ

OU 、 ~u 、 eu 、1U、 atn 、 ~W 、 ~y 、 eY 、 ew

從形式上觀察，我們知道效流二攝經常合流為一類。而[u]韻尾的去圓唇作用經

常發生在流攝中，湖南方言即是如此。雲南方言中的流攝字不僅去圓唇化，甚

至在華坪、龍雲、 1耳源、 7Ì<仁、昭通、大關、永善、緩江、鹽津及鎮雄等地發

現流攝唸成[OIJ ]的例子。
謀 某 主久 茂 否

華坪 mOIJ mOIJ mOIJ mOIJ f;)U 
施雲 mOIJ 位l;)U f;)U 
j耳源、 口l;)U fOIJ 
永仁 mOIJ mOIJ mOI) f;)U 
昭通

mOIJ 白 mOIJ

mOIJ 文
大關 mOIJ mOI) mOI) fOIJ 
永善 mOI) mOI) mOIJ f;)u 
.~妥~ mOIJ mOI) mOI) fO I) 

鹽津 mOIJ mOIJ mOIJ fO I) 

鎮峰 mOIJ mOIJ f;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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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境內方言流攝字的唸法絕大多數為[a u] 。上面所列的十個地點的流攝字都

出現在幫組聲母字中，其它聲母並沒有發現相同的唸法。漢語聲母與韻尾相配

的限制之一是首尾異化，特別是雙唇聲母與韻尾的相互排斥格外明顯。深咸二

攝獨缺幫組聲母字及少合口字的現象即可見一斑。流攝以[u]收尾也有明顯的雙

唇動作，因此與流攝相配的聲母也是幫組字最少，又以明母為多。這種同發音

部位的首尾異化在多變化的方言中已漸趨化，入前所提的永安、要源兩地鼻韻

尾的變化已使幫組聲母也能和雙唇鼻輔音[m]相自己。但從上述幾個地點的流攝字

看來，這個首尾異化的限制仍然有相當的作用。上述這些字的讀法顯然經過兩

個階段:

[u] >叫， [γ> 叫， [吋> [1]] 
去圓唇作用 鼻音化

畫直方言流攝多唸[a u]其次是 [~'l('] 效攝多唸[ao] .其次為[au] 。上面流攝

幫組字變化中的第一個階段是單純的去圓唇作用，由 [u]至[了]是室里境內流攝

字的次要唸法;但第二個階段是鼻音成份的無中生有，需要特殊的語音環境才

容易發生。我們推測這種鼻音成份的無中生有是來自於聲母的鼻音成份。因此

[00 ]的唸法也就只出現在明母字中，至於非組字也偶見相同的讀音則可能是類

比的結果。

Gui (1991) 在討論昆明五十年來的語音變化時列出了六條音變，其中的第五條

如下:

[1]] 
C 

[ +back] 

> [y] / V 
[ -back] 

[ -con] [ -round] 

[ +tense] 

# 

由此可見在童車方言中 [0 ]與 [γ] 的關係極密切，而雙唇作用在這裡是不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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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功能的。四川是雲南的鄰省，在當地只有主虫、皇盤等十處的幫組流攝字不

讀[00 ]。

主早 某 直久 f文 否 浮
成都 口10IJ mOIJ mOIJ 口10日 f;m f;m 
岳:也 mOIJ mOIJ mOIJ mOIJ 白 f~u f~u 

m~u文

j吾 F支 mOIJ 口l~U 口l~U mOIJ f~u 
百 i湯 mOIJ 白 mdu 口l~U mOIJ f~u f~u 

『有江 mOIJ mOIJ mOIJ mOIJ fOIJ 
長壽 mOIJ 口1~γ 自1dY mOIJ f~γ f~Y 

蒼;真 mO I) mO I) mO rJ mO l) fOI)白

f~Y文
蒲江 mOIJ mUIJ mUIJ mUIJ fUl) 
羅江 mOI) mOIJ mOIJ mOIJ 

非組字少[01]]，的唸法適足以支持鼻音成份來自於聲母的假設。童車且也方

言流攝字[u]韻尾的變化有一致的傾向，或者說童車方言受巴ill方言的影響所致。

[u] >γ> [i"] > [1)] 

首先，由於首尾異化使韻尾[u]變成[汁，後元音的發音動作是將舌根向上提，

這與發[0 ]的動作相仿。 [y] 與 [0 ]都是發音部位在後的音，除了鼻音與否

外，並沒有什麼不同，鼻音成份的有無決定於共鳴腔的不同。元音以口腔共鳴，

鼻音以鼻腔共嗚;因此所謂鼻音成份的無中生有實際上就是指共嗚腔的改變。

四川與雲南方言中，由於聲母(明母)鼻音成份的擴散 (spreading) .使韻尾

的共鴨腔由口腔改為鼻腔，這種改變的目的是使易於發音，氣流不需改換共鳴

腔，元音[0]在聲母與韻尾的包圍下也帶著一定的鼻音成份。其次，有些字有兩

讀的音[00 ]為自讀; [a u]為文讀，這表示 [a u]的唸法可能是西南官話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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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星盟及盛盔，流攝字都一律讀作[3 u] ，並且沒有發現其它的讀法。我

們推測霆旦、且1Jl1J言的流攝字至少有兩個層次: [訂]1 [01)]及 [3 U]o[gγ] 與

[00 ]屬於同一個層次，而 [3 U]是近年來西南官話影響下的語音形式，但顯然

已成為多數的代表。

蘭坪一地中 [00 ]的唸法不僅在流攝中看得到，效攝字也不乏其例。其它地

區只有湖北的鍾祥出現[00 ]的唸法。

雙唇作用的加強或減弱對韻尾發生極大的影響，雲南方言中存在著另一股

加強雙唇作用的趨勢使流攝幫組字轉化為字成音節的 [v]或 [m] 。因此絕不與

[00 ]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方言中。

母故婦負戊

元iI. m m 
富民 fv fv v 
過西 m m fv fv v 

邱北 m m fv fv v 

景來 fv fv v 

本節中我們觀察了許多 [i]與 [n] , [U]與 [IJ ]之間變化的例子，現在將它們

的變化總結如下:

(1)共鳴腔改變，元音[i]成為凹，更進一步成為[n] 。

[i] >叫> (n] 

(2)符合韻尾弱化的大趨勢，鼻音成份消失僅剩音段本身。

[n] > [i] > [i] 

(3)雙唇作用加強使[0 ]成為[司，鼻音成份仍保留使進一步成為[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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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 > [口] > [m] 

(4)符合韻尾弱化的大趨勢，鼻音成份消失僅剩音段本身。

[TJ] >間. [叫>仙. [w] 

(5)雙唇作用減弱. [uJ成為 [γ] .後共鳴腔改變 [γ] 變成[呵，再演變為[0 J 。

[u] > [γ] > [i] > [TJ] 

參

語言變化是緩慢進行的過程，音變的進行中間以變異的形態出現，語音的

變異形態常使我們看不清音變的動力及方向，因為語音的變異形式仍是處於極

端不穩定的狀態，在新的系統建立之前，任何因素都可能成為新系統的平衡原

則。以贅源方言為例，山戚攝一、 二等韻尾的變化便是依據聲母的不同而決定

的，我們認為山咸攝韻尾的演變原應如下:

[*n] > [TJ] >白> [rn] 

山攝原應收[n]尾，今卻以[m]收尾，這個[m]尾必然是後來的演變。但是我們該

如何決定其早期形式為何?我們認為如果假設由 [n]變至[叫，我們不能完滿地

說明何以見曉聲母字的韻尾演變不受元音閻唇作用的影響，反受聲母的影響而

變成[1) ] .其它的聲母卻因元音的圓唇作用而變成[m] ;我們更無法解釋通攝見

曉組字收 [m]的情況。因此，最合理的解釋便是假設山攝韻尾的早期形式應為

[0 ] .也就是原[n]尾先變成[0 ] ·於是和通攝開始相間的演變由 [0 ]變成了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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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攝為後元音與舌根鼻音的組合，再有類似的方言中，通攝字最易發生此種變

化。見曉組聲母後的韻母一般較其他聲母後的韻母為保守。山咸攝唸[0 ]尾的

字也可能是受到聲母的牽制而沒有隨著變化。於是，元音及聲母的條件成為要

源方言新系統的平衡原則，打破了首尾異化的限制而出現幫組聲母收[m]尾的情

形。不僅如此. [m]尾原是漢語音韻史上首先變化的陽聲韻尾，現在又率先出現，

這是否代表陽聲韻尾的演變在要源方言已完成一次循環?除了 [m]尾之外，要源

方言裡的[1] ]尾也與原收[1] ]尾的字不闕. [m] 與[1] ]都是演變後新產生的鼻音

韻尾。

韻尾脫落原是漢語方言演變的主流，但不同的方言問演變的方式略有不同，

陳其光(1991)歸納出下面幾種類型:('..'表示一部份有此變化)

1 簡單合併: A [rn] > [n] / [n] > [n] / [IJ] > [IJ] 
B [rn] > [n] / [n] > [n] / [IJ] > [n] 

C [m] > [rn] / [n] > [IJ] / [的> [IJ] 
D [rn] > [IJ] / [n] > [IJ] / [IJ] 、 [IJ]

2 分化合併: A [rn] > [n] / [n] ‘> [n] / [IJ] > [n] 、 [IJ]

B [rn] > [n] / [n] > [n] / [IJ] > [n] 、 [rn]

C [rn] > [rn] 、 [n] / [n] > [n] / [IJ] > [IJ] 
D [rn] > [rn] / [n] > [n] 、 [IJ] / [IJ] > [IJ] 
E [rn] > [rn] / [n] > [n] / [IJ] > [n] 、{口]

3 交錯合併: A [rn] > [n] 、 [IJ] / [n] > [n] 、 [IJ] / [IJ] > [n] 、 [IJ]

B [rn] > [rn] 、 [n] / [n] > [rn] 、 [n] / [IJ] > [rn] 、 [n]

4 弱化 : A [rn] . . > [--] / [n] . . > [--] 
B [m] . . > [---] / [n] . . > [--] / [IJ] . . > [--] 
C [rn] . . > [---] / [n] > [--] / [1)] . . > [--] 
D [rn] > [---] / [n] > [---] / [叫. . > [--] 
E [rn] > [---] / [n] > [--] / [IJ] > [--] 

5 消失 : A [rn] . . > 0 / [n] . . > 0 
B [rn] . ~ > 0 / [n] . . > 0 / [IJ] . . > 0 
C [rn] > [---]、 o / [n] > [--]、 o / [I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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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知道上面的類別並不能包含所有的漢語方言陽聲韻尾的變化，因為鼻

音韻尾的脫落應可分為鼻音成分及音段兩個部份的脫落;如此一來，漢語方言

鼻音韻尾演變的類型應修正如下:

合併/

簡單合併(同上)

分化合併( I可上)

合併交錯( I司上)

弱化/

鼻音成份弱化(以[i] 、 [u]元音收尾)

[n] > [i] 、 [IJ] > [u] 、[Ul1

音段弱化(鼻化元音)

鼻音及音段弱化(鼻音尾消失)

合併+哥哥化/

最後一類，合併+弱化，因此應有九種可能的情況，雙源方言成深攝便是簡單合

併 ([m]>[n]) 後再加上鼻音成份弱化 ([n]>[i]) 的結果。

漢語方言的塞音韻尾的變化速度較鼻音韻尾快許多，我們已不易觀察其演

變的過程，但從鼻音韻尾的演變類型看來，似乎也可以解釋現存於方言中的塞

音韻尾的現象。至於塞音尾何以較鼻音尾演變速度快，我們認為是韻尾不同的

發音方法所造成的結果。 一般認為，韻尾的發音部位對元音的變化產生極大的

影響，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韻尾的發音方法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元音與韻尾

的互動不僅表現在發音部位上，也表現在發音方法上。塞音尾與鼻音昆在發音

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便是氣流釋出的速度。發鼻音與元音時氣流緩慢地進入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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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口腔使聲帶持續振動，因此發音者可以自由調整音段的長度。發塞音時氣流

是在一瞬間釋出造成破裂的音質，聲帶並不持續振動，若是濁塞音聲帶也只有

在除阻之前振動，除阻之後聲帶便停止振動，這種發音方式使發音者不能自由

地控制音段的長度。如果採用衍生音韻學的分析方法，元音韻尾、鼻音韻尾及

塞音韻尾的表現如下:

[iJ [u] [m] [n] [IJ] [p] [t] [k] 
[back] + + + 
[high] + + + + + + 
[nasal] + + + 
[labial] + + + 
[syllabic] + 十 + + + 

於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塞音尾與元音尾，鼻音尾最大的不同便是塞音尾的不

自成音節性，也就是這個特點使塞音尾成為韻尾中最先演變的一類。鼻音尾與

元音尾的相似我們已然討論過了，這兩種韻尾至今在大多數的漢語方言裡仍有

不同程度的保留。而元音與韻尾之間的互動也可以從不同的發音方法上看到不

同的情形。普遍存在於方言中舒促不平衡發展的現象便是最佳的說明;一般而

言，陽聲韻的元音較入聲韻的元音變化大。換句話說，入聲韻元音較為保守。

本文所討論的鼻音韻尾演變的類型並不是漢語方言的大多數，但這類演變

白IJ明白地透露了元音與鼻音尾之間的關係。在塞音尾及雙唇鼻音尾消失之後，

[n]與[i]'[IJ]與 [u]台IJ構成了一幅平衡的韻尾系統，演變的方向及速度也較一

致。

雙唇作用的加強與否對韻尾有影響除了使韻尾產生變化之外，更可能使韻

尾無中生有。山西祁縣方言的遇攝字唸[u] ，由於雙唇作用的加強，遇攝字卻產

生了雙唇擦音韻尾[β] (徐通鏘1984) 。雙唇作用在某些地方被加強，也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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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被減弱，如四川、雲南方言流攝字的讀法。

韻尾位置的輔音和聲母位置的輔音有不同的演變命運，事實上它們也擁有

不同的發音過程。聲母位置的鼻輔音與塞輔音在發音時從成阻到除阻都必須貫

徹，否則不易分辨，可能因此影響溝通的功能。韻尾位置的鼻輔音與塞輔音則

限於能量的不足常常只能完成成阻的動作，因此韻尾位置的鼻輔音與塞輔音通

常只有發音動作而並不具備破裂的發音特質，與在聲母位置的發音有明顯的不

同。正因如此，這些輔音在聽覺上易產生混淆，不易分辨。能量不足，再加上

發音動作不能貫徹，韻尾的合併與弱化便不能避兔了。韻尾音混淆而產生合併

或音能量不足而產生弱化都是漢語方言韻尾演變的主流。

這兩類韻尾演變不僅發生在輔音韻尾，元音韻尾也有匹配的演變。塞音韻

尾多單純的弱化，因為塞音的主要發音特質一破裂成份一最易因能量不足而消

失，使塞音韻尾成為韻尾中最易發生變化的一類。在基方言中，鼻音韻尾演變

的速度與元音韻尾相當，多成為單元音開音節，塞音尾反仍保留喉塞成份，入

聲字的演變速度明顯較陰、陽聲韻慢。盤1'1'1方言陽聲韻的演變速度較陰入聲韻

快許多，陽聲韻尾甚至已完成一次循環演變，原已消失的韻尾又重新出現。過

方言原收[m] 、 [n]尾的字合流多以鼻化元音出現，收[0 ]尾的字多仍保留原韻

尾，塞音尾則多已消失，蟹攝單元音化較普遍。童車、且ill方言的情況與過方

言類似。輯方言的塞音尾合併為一類，演變的速度較鼻音尾、元音尾快，但方

式不同，鼻音尾多採弱化。北方方言塞音尾多弱化，鼻音尾多先合併，元音尾

多不變或單元音化。以上是對漢語方言韻尾變化的粗淺觀察，只能大致說明不

同方言間韻尾演變類型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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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l 陰聲韻是否有韻尾的問題，學者間至今未有定論;一般說來，有三派主張:

一主張收濁塞音尾[b ， d ， g] ;一主張收濁擦音尾凹， f , Y]; 一主張陰聲韻沒

有輔音尾。

2 我們認為喉塞成份 [7] 和鼻音成份[ '" ]是塞音尾與鼻音尾演變消失的前一個

階段，二者演變類型相似但速度不同。

3 單元音化的趨勢在吳方言中尤為明顯。

4 .關於音段所攜帶的能量問題，筆者曾做過聲學方面的實驗，證明音段在聲母

位置時的能量最大且發音動作最完備，聽者不易混淆。反之，韻尾位置的音

段經常使聽者無法分辨，甚至有時無法確定是否有韻尾。我們認為這是使韻

尾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5.漢語方言中，元音較少出現在零聲母之後，除了 [i]與 [u]尾外. [a]或 [0]有

時也會出現在零聲母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在絕大多數的方言捏. [i]與 [u]

可極穩定地與零聲母相配，其它元音則必須視方言而定。

6.除此之外，我們認為漢語語音史上[m]尾的演變還牽涉語音系統內部的平衡要

求。

7.雲南方言調查報告的101個方言點中，深臻模曾四攝韻尾的演變有六類:收[n]

尾的36處;鼻化單元音54處;鼻化複元音5處;單元音開尾韻2處;複元音開

尾韻1處;收 [IJ ]尾3處。

8.這種無中生有的鼻音成份在本節中我們將嘗試性地提出可能的解釋。

9 永安方言[m]尾還有另一種可能的來源，就是由於元音本身的圓唇動作加強使

鼻化元音產生不同於鼻化元音前的新韻尾。如[un]> [包] > [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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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目前已發表的方言材料中，尚有重生旦旦、也直查堅、主盤塑廈、盒里還

光湖、湘南嘉禾、報南賴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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